
《幻昼》枪⿊

他在极昼之时，亲⼿杀死了他的爱⼈。

-------

绝枪战⼠捡到了⼀个⼈。

准确的说，是⼀具还没死透的“⼫体”。

男⼈身旁的漆⿊⼤剑上还淌着未⼲涸鲜⾎，想也不⽤想必然是那剑下亡魂的⾎。

“真是个倒霉蛋。”绝枪战⼠嗤笑⼀声，被⾃⼰脑补出来的画⾯逗乐，⼀边同情着那个估摸已经

死成渣被乌鸦啄⼲净的‘敌⼈’，⼀边把伤敌⾃损⼋百的暗⿊骑⼠连背带拽拖回了⾃⼰住处。

“——操！”他⼀进⻔就猝不及防踢到了⾃⼰不知道哪天事后喝完没扔进垃圾桶的酒瓶，⽽下⼀

秒⼜踩到了不知道哪天和⼩情妇厮混时随⼿乱丢的润滑剂。

绝枪战⼠将这些出师不利归咎于⾃⼰现在架着⼀个⼤铁⽪罐头⾏动不便，绝对不承认这是显⽽易

⻅的⾃作⾃受。

“看着这么沉，原来脱光了也不剩多少。”他三下五除⼆扒⼲净暗⿊骑⼠身上的铠甲，部分⾦属

已经和失去⽪肤包裹裸露出来的⾎⾁黏合在⼀起，绝枪战⼠不认为⾃⼰有那么善良，快死的⼈还

怕这点疼？

有本事就别把⾃⼰折腾到这副狗样。

他暗⾃腹诽着，伸⼿把那块铠甲从男⼈淋漓的⾎⾁上⽣⽣掰了下来，肌理和筋膜撕扯发出的咯吱

声令他狠狠蹙眉，但依然没有停⽌⼿上动作，直到听⻅这具‘⼫体’短促地呻吟了⼀声，他还想听

听有没有其他的话要说，对⽅却再次陷⼊死寂。

好吧，绝枪战⼠⼼想，就当我傻逼，给⾃⼰捡了这么个麻烦。

他很少像这样⼩⼼翼翼地给别⼈擦拭伤⼝，涂抹药膏，包扎，换好⼲燥舒适的⾐物，就差最后⼀

步——喂⽔。

这具身体呈现出的状态并不是正常⼈该有的濒死模样，绝枪战⼠多年在⼑⼝舔⾎的雇佣兵经验告

诉他，这男⼈体内正翻腾着强烈的暗⿊之⼒，仿佛涌动的海浪循环往复着，每涨潮⼀次都⾜以破

坏他，却也⾜以修复他。

简直就是不死的怪物。

绝枪战⼠骂道，但沉睡中的⿊骑显然听不⻅，他终于睁开那双烟灰⾊眼睛时，已经是第四天傍

晚。



彼时绝枪刚处理完上个委托，看时间还早遂转头就喊了机⼯去嫖⼀发，全然不顾对⽅在通讯⻉⾥

撕⼼裂肺的怒吼。

“你他妈的有病吧！！！”

嘶。绝枪战⼠挖挖⽿朵，“急什么，你和他⼜没确定关系，他还管得到你鸡巴？”

“我这辈⼦做过最傻逼的事就是跟你这种⼤傻逼做朋友。”机⼯平静地爆炸完，挂断了通讯⻉。

“呵，爱情。”绝枪颠颠⼿头刚得到的⼀袋⼦报酬，⾦币碰撞发出清脆声响，他咂么着机⼯的怒

吼，⻤使神差⼀般，突然有了个史⽆前例压过嫖娼念头的新想法，“……要不给他买点吃的

吧。”

······

暗⿊骑⼠艰难地从床上挪动身体，去够桌⼦上的⽔杯。实际他已经恢复得七七⼋⼋，只不过暂时

还没有重新获得身体掌控权，所以在试图使⽤肢体时格外僵硬困难。

绝枪开⻔看⻅的就是这⼀幕。

傍晚夕阳透过窗户映照⼊屋内，暖⻩光线攀爬上⿊骑的侧脸，将俊朗五官雕琢得有如神赐，他苍

⽩的肤⾊没有折煞这份美，反⽽模糊了男⼈本身的硬挺线条，平添⼏分颇具孱弱感的温柔。

绝枪战⼠偏偏最吃这⼀款，瞬间就被戳中。

他毫不掩饰⾃⼰眼神中⾚裸欲望，半倚在⻔框边将视线死死锁在对⽅脸上。兴许是⿊骑实在忍受

不了这种直⽩⽬光，才缓缓转过头去，滑动⼀下喉结，⼲裂的嗓⼦⾥吐出喑哑字句。

“多谢。”

“……谢我什么？”绝枪仍回味着刚才那⼀幕景⾊，过了⽚刻才换回平⽇⾥那副嬉⽪笑脸模样，

抬起脚后跟关上⻔，把⼿⾥的纸袋放到桌上，⼜贴⼼地给⿊骑倒了杯⽔递到⾯前。

“谢你救我。”

绝枪咧嘴⼀笑，“总算不⽤我嘴对嘴喂了，这⼏天我都怕你没被仇家杀死反倒被活活渴死了。”

“……”本来正打算喝⽔的⿊骑闻⾔猛然顿了顿，突然觉得这⽔不喝也罢。

“怎么，看着我这张脸，你觉得⾃⼰亏吗？”绝枪战⼠似乎很不满意对⽅的这种反应，⼆⼗⼏年

来还是第⼀次这么遭⼈嫌，他被激起了怪异的胜负欲，不依不饶抬腿跨上桌⼦，把脸凑近到⿊骑

眼前强⾏捧着⼈下巴让他瞧，⼀字⼀顿重复：“——你亏吗？”

整个被禁锢在另⼀个⼤男⼈胸膛和椅⼦背中间的压迫感让⿊骑感觉到⼗分冒犯，但他⽆法在这种

时候和⾃⼰救命恩⼈发⽕，只好耐着性⼦承受，甚⾄违⼼附和：“……不亏。”



强买强卖成功的绝枪战⼠松开桎梏，转去打开纸袋，⻝物的温热⾹⽓⽴时飘散在屋内，⾹⾟料与

⾁质鲜美的渡渡⻦⾁搭配，甫以浓郁蘑菇汤，还有⼏⽚新出炉不久的蜂蜜烤⾯包。绝枪甚⾄没有

意识到⾃⼰现在的样⼦就像是个等待被夸赞的孩⼦，直勾勾盯着⿊骑期待收获对⽅满意的认可。

但⿊骑进⻝时的反馈属实少得可怜，绝枪⼀度怀疑他是否根本没有味觉。

“你，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年轻的雇佣兵终于按捺不住，他从进⻔起就⽆处发泄的欲望迫切需

要⼀个释放⼝，“这样吧，我来告诉你被我救了要怎么报恩。⾸先，⾄少要跟我上⼀次床。”

⿊骑连吃饭的胃⼝也没了。

他放下⼑叉，抬起头沉默地注视着绝枪。

对⽅则毫不犹豫地吻了上来。

——这就是他们的第⼀次相遇。

······

“我操，真成了？”绝枪惊掉下巴⼀副⻅⻤的模样拔⾼⾳量，“⾏啊⽼弟，没跟鲍勃永结同⼼哥哥

真是太欣慰了。”

“滚。”机⼯毫不客⽓地骂道，转⽽去对着旁边⽊头桩⼦似的⿊骑开⼝，“介绍⼀下，这是我爱

⼈。”

“你好。”⿊骑还没来得及跟这位腼腆的吟游诗⼈握上⼿，绝枪的胳膊就猝不及防搭了上来，把

他揽着肩拉到怀⾥，全然不顾坚硬铠甲硌得慌，嬉笑道：“介绍⼀下，这是我搭档。”

“啧。”机⼯撇了他⼀眼，⼼说这⼩⼦不知道哪根筋错了，我敢打赌他刚才绝对是想说炮友⽽不

是搭档。

“你那是什么表情。”绝枪给了机⼯胸⼝⼀拳，“都不为哥们⼉⾼兴⾼兴？”

“我怕你传染⼈家性病。”机⼯翻了个⽩眼，“你还是赶紧阳痿了造福⼤众吧。”

“滚边去。”虽说平⽇⾥互损惯了，但当着⽬前床伴的⾯被好兄弟损上⼀通仍然令绝枪战⼠感觉

略丢⾯⼦，他试图找补，眼疾⼿快从招募墙上撕下来⼀则委托拍进⿊骑怀⾥，转移话题。“⾛

吧，这任务给的不少，晚上能结束我请你喝酒。”

······

⿊骑神⾊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倒是身边的绝枪⼀路上抓⽿挠腮，还时不时拿余光偷偷乜上对⽅

两眼，但⿊骑的⾯部表情实在匮乏，想要从中看出端倪简直是痴⼼妄想。终于，绝枪在第三百零

四次纠结后忍不住开⼝：“你……没把机⼯的话当真吧？”



⿊骑像是没料到这⼈⼼神不宁了半天竟然是在纠结那句被他当成放屁似的话，他微微⼀怔，然后

笑出了声。虽然很轻，却也被精神⾼度集中的绝枪战⼠捕捉到。

⼀时间绝枪分不清⾃⼰现在更想杀了问这个蠢问题的⾃⼰，还是先操他⼀顿。

⽆可否认，⿊骑声⾳很好听，尤其是当他似笑⾮笑的腔调响起，都能让绝枪控制不住想从他嘴⾥

攫出更多美妙⼜悦⽿的呻吟和喘息，只可惜在床上的时候这铁⽪罐头太闷，做⼀晚上都没有多少

放荡叫声。

“嘘。”⿊骑⼀把拦住神游天际的绝枪继续往前⾛，冰冷⼿甲捂上他的嘴将⼈拉到灌⽊丛⾥隐蔽

身形，“别出声，有东⻄。”

绝枪这才发现不知不觉两⼈已经⾛⼊了沼泽深处，⿊⾐森林⾥隐藏着许多未知妖异，他们今晚⽬

标便是其中之⼀。

据说这妖异曾吃掉了委托⼈的⼩⼉⼦，⼤⼥⼉在和恋⼈⼀同调查之时也命丧沼泽之中，委托⼈显

然已经痛不欲⽣，才会出如此⾼价为⼉⼥复仇。

绝枪也并⾮毫⽆准备就接受委托，他事先就翻阅过相关资料，得知这妖异胜在速度，擅⻓单打独

⽃的冒险者倘若接受这个委托，恐怕会是有来⽆回。

⽐如曾经的他⾃⼰。

但现在，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拿我和你搭档这么久的默契担保。”他拔出⽆序，⻮间还衔着⼀枚没有放⼊枪膛的⼦弹，觉察

到⿊骑投来的视线，他扬起下颌朝着对⽅抛去⻜眼，⽤⼝型笑道：“——⼲它。”

······

绝枪战⼠向来是⾃诩了解机⼯的，相识了⼗年，从他开始作为独⾏佣兵闯荡艾欧泽亚起，两个⼈

就保持着穿⼀条裤⼦的坚定兄弟情，虽然没有成为搭档，⽤他⾃⼰的话说，“每次听你开枪的声

⼉总以为我魔机刃⾛⽕了”。

当然，这是不折不扣的拙劣借⼝，机⼯恰好也更偏向于加⼊⼀个稳定的固定⼩队，⽽不是跟这么

个任何惊险委托都敢⼤⼤⽅⽅接下的亡命之徒做搭档。于是彼此⼼照不宣，虽然仍旧是最坚不可

摧的好哥们，却也除了⼀起逛窑⼦外就很少相处。

但绝枪⼀直以来都认为机⼯和⾃⼰是⼀路⼈，⾄少在性癖这⽅⾯，这⼩⼦能⽐⾃⼰强到哪⼉去？

怎么⼏个⽉时间就转了性，不嫖不抽不赌，妥妥成了妻奴。他觉得玩⼉乐器的⼈就是太感性，轻

⽽易举就被这⼩⼦追到⼿。

爱？他笑着想，不可能的。机⼯是机⼯，他是他。机⼯骂他傻逼不懂爱，可对他来讲爱情哪⽐得

过及时⾏乐。这些年如果要说唯⼀让他称之为爱的。

——或许就是现在暗⿊骑⼠和他后背紧贴的温度。



漆⿊铠甲阻隔了他的感知，可他确实感觉到了，从那⼈身上传来的，让他⽆⽐放⼼交付后背的温

度，和彼此同时激烈跳动着的⼼脏。

是因为现在与妖异缠⽃的绝命境地，也是因为并肩作战的热⾎沸腾。他们都选择⽤⾎⾁淬成千锤

百炼⽽不倒的城墙，为对⽅可以永不坍塌。

他忽然觉得，如果活着必须拥有⼀个意义，应该就是为了遇到⿊骑。

⼀发响亮的闪雷弹划破夜幕为混沌使者照亮了妖异胸⼝，这是绝枪战⼠最后那枚含在嘴⾥的⼦

弹。与此同时锐利⼤剑裹挟着暗⿊之⼒刺⼊其中，⿊骑从来不会辜负他孤注⼀掷的绝地反击。

随着妖物⼫体缓缓倒下，暗绿⾊腥臭黏腻液体喷到了暗⿊骑⼠的头甲之上，迫使这位从不在战⽃

中露出真容的孤⾼剑⼠不得不脱下头铠，绝枪这才看清他受了多重的伤。

他必须承认是⾃⼰低估了这妖异的实⼒，才会令彼此陷⼊苦战，⽽他甚⾄因为久违赌上性命的战

⽃太过酣畅淋漓，以⾄于忽视⾃⼰⼀些危险操作带来的严重后果。

这些后果曾经都由他⾃⼰承担，⽽如今全部报应到了他的搭档身上。

“确实是报应。”他脱⼒靠在树⼲上慢慢滑坐在地，⼀边擦着冒烟枪⼝喃喃道，“你⽐较活该。”

远处⿊骑没有听⻅某⼈的⾃⾔⾃语，失⾎过多让他⼤脑有些眩晕，他粗喘⼏声也瘫坐在地，接着

就看⻅对⾯的绝枪战⼠似乎正在⽤外套内衬擦他刚才随⼿丢到旁边的头甲。

“嗳。”绝枪吹了个⼝哨吸引到⿊骑注意，就把擦⼲净的头甲远远掷进了他怀⾥，“你戴上呗。”

“？”

⿊骑满腹疑惑，但他本来就不习惯在外⾯露出脸来，既然搭档如此要求，虽然感觉到了微妙的不

对劲，他还是依⾔照做。

然后他看⻅树下的绝枪战⼠解开了腰带，⾯对着他掏出那根不知何时已经完全勃起的性器。

“去你妈的。”暗⿊骑⼠忍不住骂道，“我流了这么多⾎，你在看着我⼿冲？”

“你⼜死不了。”早在谈笑间就把刚⽟之⼼和极光都套给了⿊骑的绝枪战⼠⼀副不知悔改的嘴

脸，⾮但没有惧怕⿊骑语⽓中的愠怒，反倒更硬得发胀。

暗⿊骑⼠眼睁睁看着这个被⾃⼰骂硬了的男⼈⼀边快速撸动柱身，⼀边⽤⼤拇指捻弄着⻳头，这

根⽆数次插进他体内的东⻄现在被其主⼈照顾得欲仙欲死，绝枪⿐腔⾥发出⼀声舒爽轻哼，他加

快了速度，但视线⼀秒没有从⿊骑身上移开，直到汩汩⽩浊顺着⻢眼流出，他还在⽤⽬光描摹⿊

骑在铠甲包覆下的身躯，鲜⾎在他眼中仿佛是饱满馥郁的嫣⾊汁液，把⿊骑涂抹成⼀枝伤痕累累

的残破玫瑰。



如此破烂，狼藉，好似随时都会死去，但在他眼⾥熠熠⽣辉。

他是如此地深爱着分明根茎那样脆弱却⼜可以经⻛摧⾬打⽽不折腰的玫瑰，分明鲜⾎淋漓却⼜可

以凭⼀把⼤剑⽀撑身躯⽽不倒的怪物。

如果不爱⼀个⼈是有罪的话，那他现在⽆罪了。

“嗯……”随着⼀声毫不掩饰的哼喘，绝枪把⼿⼼蹭在外套上擦了擦，⽽那根刚刚发泄过的鸡巴

却并没有疲软的模样。他舔舔略有些⼲裂的嘴唇，还在回味着那个被鲜⾎晕染到⾊情⽆⽐的暗⿊

骑⼠，但由于暗⿊之⼒正不断修复着身体，⿊骑⼤部分伤处已停⽌流⾎，只微微渗出⼀⽚⽚殷

红，像是漆⿊的铠甲上开出了花。

绝枪⾛过去跪下来，仿佛虔诚的信徒跪在神明⾯前，他缓缓摘下⿊骑的头甲，露出那张让⾃⼰百

看不厌的脸。眉尾微微垂下，浅⾊薄唇抿成⼀条直缝，暗⿊骑⼠⽣⼈勿近的狠戾眼神隐匿于睫⽑

撒下的阴影当中，额⻆上还挂着⼲涸⾎渍，将他原本苍⽩的肤⾊衬出⼏分红润错觉。

绝枪爱惨了这副样⼦，他⽆法控制⾃⼰接下来的动作，⽽他的‘神明’也仅仅在僵硬⼀瞬后选择了

默许。

他把⿊骑摁在地上，泥⼟弄脏了他⼼爱的漂亮脸蛋，但他不在乎，他的战利品就该像这样雌伏于

他身下。掰开两瓣臀⾁，绝枪直接把三根⼿指并排捅进了那颤巍巍暴露在空⽓中的可怜⼩⽳⾥，

指根也被肥厚⾁唇包裹着，如果说这些年来⼥性器官带给⿊骑唯⼀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他在绝枪

⽆所顾忌的放肆性爱⾥⾯避免受伤。

绝枪⾃诩已经⾜够了解这具操了⽆数遍的身体，他轻⻋熟路戳弄到阴⽳⾥的敏感处，⼀边反复按

压⼀边草草撸动⼏下⾃⼰的鸡巴，扶着⻳头对准便⻓驱直⼊。和⼿指相⽐，男⼈完全勃起的阳具

还是太过粗壮，绝枪感觉到身下的⿊骑⼏乎⽴刻瑟缩了起来，容纳着⾃⼰的甬道也开始剧烈收

紧，导致他才进到⼀半就被拒之⻔外。

“……”⿊骑轻微抽⽓声没能逃过他的⽿朵，绝枪战⼠笑了笑，他倒也不急，于是⼀边慢慢抽插

着挺进去的⼩半根性器，⼀边俯身咬住⿊骑⽿垂⽤⻁⽛碾磨，温热吐息喷洒在⿊骑⽿畔，他听⻅

绝枪压低了嗓⼦，“亲爱的搭档，宝⻉搭档……”

⿊骑⼀时没能从这种甜腻称呼⾥反应过来，⽽撕裂般痛感就传遍全身，被强制侵⼊的⼥⽳⾃知⽆

法抵抗，⼀阵痉挛过后湿热软⾁便争先恐后缠上了绝枪的鸡巴，早已熟悉的快感再次涌⼊⼤脑，

⿊骑觉得⾃⼰没办法继续思考那些称呼的含义，他低鸣⼀声，蜷缩着⼿指抠进了泥⼟当中。

“……唔……”

“真乖，我就知道你每次咬这么紧都是害羞，其实是希望被我⼲的。”绝枪喜欢这份独⼀⽆⼆

的，只能在⿊骑身上获得的征服感，他就是故意在⿊骑刚被拓开的不应期⾥⼀插到底，享受着把

不苟⾔笑的冷⾯剑⼠操到呻吟出声。

他半真半假地象征性等了⼏秒给⿊骑适应，当然也确实只有⼏秒，便开始耸动起腰⼤开⼤合地抽

送，彼此契合⽆⽐的⽳道和⾁棒严丝合缝相连，从交界处翻出不断分泌的淫⽔，被拍打捣弄成⼀

股股⽩沫顺着⿊骑⼤腿根淅淅沥沥往下滴。



“啊、啊啊……慢……呃……！”⿊骑感觉⾃⼰永远没办法适应绝枪这种上来就和疯狗⼀样的交

媾⽅式，他甚⾄险些被顶得咬了⾆头，零零碎碎把话拼凑完整，却只换来对⽅充⽿不闻的更激烈

操弄。

两个⼈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但很明显为绝枪担下后果的⿊骑更为严重，他腰腹还未愈合的伤

⼝只结了⼀层薄痂，轻⽽易举就在绝枪⽣猛⼒道下重新开裂渗⾎，防护职业⼒⽓⼤得可怕，他被

死死钉在这根坚硬粗⻓的刑具上逃⽆可逃，绝枪次次都在冲着宫⼝撞击，全然不掩饰⾃⼰⽬的。

宫颈软⾁敏感⼜脆弱，与谄媚吸吮着柱身的花⽳不同，⿊骑只感到⾃⼰最⾥⾯快要被撞得失去知

觉了，酸麻胀痛⽀配着感官，承受不住冲击的宫⼝可怜兮兮打开⼀条缝隙，⽽侵略者看准时机⼀

记深顶就把⻳头挤进了更为肥沃湿润的花园⾥。

但这之后绝枪却⼀反常态没有再往深处开凿，他转⽽去剥开⾁唇⽤⻝指抵住了娇弱蕊⾖，边揉边

夹住来回捻弄，甚⾄变本加厉⽤修剪圆润的指甲抠挖，稚嫩蒂珠哪⾥遭得住绝枪把玩，⿊骑霎时

绷紧了全身，如海浪涨潮般的快感猝不及防淹没了他，他已经控制不了⽣理上破闸⽽出的反应，

⼤泡淫⽔汹涌浇灌到绝枪的⾁棒上，硬⽣⽣爽到了光靠⼥⽳潮喷。

“呃啊……！呜……”在⼀声难以抑制的呻吟后，绝枪不太敢相信⾃⼰的⽿朵，竟然是听⻅了隐

忍哭腔。他像是发现了什么新玩⼉法，开始变着花样揉捏⿊骑阴蒂，瞬间变得极为热情的⽳⾁贪

婪地蠕动吞吃着性器，把他爽得头⽪发麻，忍不住暗骂⼀声，才控制住没有让精关失守。

“操。”绝枪战⼠忽然觉得⾃⼰以前那些打炮经历在⿊骑⾯前都显逊⾊，他沾着⿊骑腹部伤⼝流

出的⾎去扩展那⼝菊⽳，还不忘凑到⽿边⽋揍地宣扬⾃⼰把⼈肏哭的丰功伟绩。“看看你喷成什

么样了，想把我鸡巴泡软吗？真不愧是你啊，我的好搭档。”

“呜、呜呜……没有，我不……啊！”⿊骑已经被他肏得没有⾃主意识了，连哭喘都愈发肆⽆忌

惮，绝枪觉得他现在的模样未免乖巧得有些超过了，说不定真有可能会被⾃⼰肏晕在这⾥。

绝枪战⼠磨出枪茧的指腹伸进后⽳⾥找到前列腺反复碾按，随后他惊讶地发现⿊骑现在甚⾄不需

要被动承受，⽽是在主动扭着屁股吃他⼿指，在他刻意把⼿指往外抽出来点的时候还会追着⽤⽳

⼝强奸他指节，俨然⼀副淫荡却不⾃知的婊⼦样。

阳⼼和蕊蒂受到前后夹击，阴道⾥还插着绝枪战⼠滚烫如烙铁般的⾁棒，⿊骑模模糊糊感觉这根

巨物隐约要戳破伤⼝从他的腹部洞穿出来了，虽然只是被肏懵了的错觉，他还是下意识伸⼿抚上

了肚⼦。

绝枪再也忍不住了，他薅着⿊骑的头发把⼈脑袋拽起来，颇有⼏分凶神恶煞的语⽓骂道：“你他

妈知不知道⾃⼰在做什么？”

⿊骑也许不知道，但绝枪知道。

他这是真的想被⾃⼰活活肏死。

⼀旦产⽣这种念头，绝枪便丢弃了最后那点理智。猛⻁把⿊豹压在身下释放野兽最原始的性欲，

把尖⽛利⽖的捕⻝者肏成只属于⾃⼰的⿊猫。



⿊骑是真的被肏崩溃了，他⽆意识翻起⽩眼，连嘴⻆津液也⽌不住，满脑⼦只剩下绝枪那根鸡巴

的形状，⽽这形状就深深嵌在他⼦宫⾥，他⼜听⻅绝枪开⼝说了什么，然后⼀阵天旋地转，他就

被绝枪抱着坐到了⼈怀⾥。

啊，现在听清楚了。

绝枪⼀遍遍舔着他的⽿垂、他的眼尾、他流⾎的额⻆，他堪称温柔地抱着他，对他说——“宝

宝，宝宝乖，让我肏进去……让我肏你⼦宫⾥去好不好？”然后把性器不由分说地凶狠顶进他宫

腔⾥，精液冲刷着内壁，他想挣扎，想叫喊，却只能发出嘶哑的哀鸣，然后第数次⾼潮到彻底虚

脱。

“乖，再等⼀会⼉，再忍⼀⼩会⼉，很快的，⻢上就好了，乖，⻢上就结束了。”绝枪啃着他的

喉结、他的锁⻣、他的脖颈，在他⼦宫⾥内射，却对他说最廉价低劣的情话。

绝枪战⼠，绝枪战⼠。

⿊骑在⾼潮的意识⾥念着这四个字。

然后陷⼊了昏睡。

·······

醒来时⿊骑发现⾃⼰已经在床上，⽽绝枪意外地没有出去接委托，就坐在他床边，在他刚睁眼就

含了⼝⽔给他嘴对嘴渡进去。

“……”

⽔流缓解了嗓⼦的冒烟状况，⿊骑翕动⼏下唇，然后让他滚。

绝枪笑了，“这是我家，你被操傻了。”

⿊骑不想和他浪费⼝⾆争辩，绝枪也识趣地装⽼实，把特意按⼈⼝味买的早餐逐个摆盘放好。

“没收全部委托费，但是也挺不少的。⽼⼈家⽣活也不容易，给他留了点⼉。”绝枪随⼿拿起⼀

个仙⼥苹果啃着，跟⿊骑汇报结果。

“嗯。”⿊骑当然不在意钱的问题，他过了许久，才放下勺⼦，淡淡开⼝，“昨天战⽃时你注意到

了吧，你觉得我还有多少时间。”

绝枪晃荡着的⼆郎腿明显顿了⼀下，他咽掉嘴⾥果⾁，在这个简单过程中不知刻意拖了多久。

“……谁知道。”

“嗯。”像是预料到绝枪会这样回答，⿊骑并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之后的⼀个⽉他都没有再看⻅绝枪回家。

这个委托带来的报酬⾜够他⼀个⽉什么也不⼲，⽽绝枪留下⾦币以后就不知所踪。

机⼯觉得好兄弟难逃此劫。

吟游诗⼈弹奏着别赋离愁的曲⼦，绝枪周围尽是空酒瓶堆了满地，直到被机⼯制⽌。

“⾏了，你特么当初骂我的时候就该想到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我知道他要死了。”绝枪苦笑着，“我救不了他。”

“没⼈救得了他。”机⼯叹⽓，把⼈⼿⾥酒瓶⼦夺过来，并排坐到⼈身旁，他这⼗⼏年来没⻅过

绝枪的真⼼，甚⾄⼀度认为这逼压根没有⼼。“暗⿊骑⼠本来就是以负⾯情绪为⼒量的，他的暗

⿊之⼒和他就是⼀体，使⽤这种⼒量被反噬也是迟早的事，你觉得他会没有做好觉悟？”

“不。”绝枪说，“是我没有做好。”

机⼯哽住，他愣愣看着⾯前的男⼈，仿佛今天才认识⼀样。

⽽这时绝枪战⼠瞥了⼀眼不远处弹琴的诗⼈，突然问道：“要怎么证明我爱他？”

“啊？”机⼯⼀怔，“你说什么？”

“他不会相信的。”绝枪摇摇头，随便扒拉两下外套仰躺在酒瓶堆⾥，他望着夜空笑道，“他来⾃

雪原，也该回归雪原。”

机⼯逐渐明⽩了他的意思，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我要在库尔扎斯的极昼之⽇杀了他。”他说，“我要亲⼿杀死我的爱⼈。”

······

绝枪回来了，就像这⼀个⽉不打招呼的失踪从来不存在。

⿊骑不会去问，他也不会去坦⽩。

有时候默契到⼼照不宣也让⼈痛苦。绝枪⼼想。

他们继续住在⼀起，睡在⼀起，接受委托，好似每个⻮轮都还在有条不紊地向前运作。

只有绝枪知道是什么在崩坏。

“明天库尔扎斯会发⽣极昼。”绝枪给天⽓预报员道过谢，还蛮有闲⼼地变个戏法送了姑娘家⼀

朵玫瑰，然后转身朝抱臂等在⼀旁的铁⽪罐⼦⾛了回来，把另外⼀枝玫瑰递给对⽅，“那个委托



也是在⻄⾼，怎么样，我亲爱的搭档赏个脸？”

“好。”⿊骑头铠下的声⾳像是在笑。

······

时间差不多了，⿊骑想着，他转过身去张开双臂，把胸膛对着⾃⼰搭档，把后背留给嘶吼扑来的

妖异。

他在让绝枪做选择。

杀了他，或者让他被妖异杀死。

⻢上快接近极昼的天光太过刺眼，他其实有些看不清绝枪的表情，但是他看⻅绝枪把嘴⾥那枚习

惯性留下的⼦弹上了膛。

他的搭档抬起了枪⼝。

暗⿊骑⼠微微睁⼤双眼，看着绝枪战⼠那最后⼀发⼦弹在⾃⼰侧颊旁擦过，撕破空⽓阻⼒精准命

中身后妖异的⼼脏。

妖异⼫体轰然倒下，绝枪失⾎过多的右臂终于彻底脱⼒，他剧烈颤抖着的⼿指甚⾄⽆法再握住枪

械，于是他任由魔机刃滑落砸到地⾯发出喑哑哀鸣，随后缓缓地、缓缓地拖着快没有知觉的四肢

挪动到⿊骑⾯前，他⽤那还能勉强抬起的左⼿慢慢搂住爱⼈肩膀，暗⿊骑⼠本就竭⼒维持的身形

被压得踉跄⼏下，两具紧紧相贴的身体就这么共同瘫坐在了地上。

“对不起。”⿊骑听⻅把头埋在⾃⼰颈窝的绝枪战⼠发出模糊哽咽，“我做不到。”

他没有答话，他们⽤同样伤痕累累的身躯⽀撑着彼此，从对⽅那⾥汲取曾是奢求的温暖。

极光随着时间流逝⼀点点修复着创⼝，暗⿊骑⼠体内翻涌的暗⿊之⼒也逐渐平息下来。

天边泛起了极光，炫⽬耀眼似幻觉，将库尔扎斯⻄部⾼地照亮得明如⽩昼。

“在你所剩不多的时间⾥，”绝枪战⼠深吸⼀⼝⽓，温热⿐息碰触到雪夜的冷⻛便⽴刻结成霜

雾，他⽤单臂把怀⾥的恋⼈搂得更紧了些，⿊骑似乎感觉到他笑了。

“……也还是让我拥抱着你吧。”

他与所爱在极昼中相拥。



End


